
从《墩台挡将》看秦腔和京剧之间的渊源

康凯

摘要：史料的误导使以往秦腔和京剧渊源关系的研究者专注在流传于陕南汉水流域一带的陕西二黄戏，造

成对这一渊源关系的研究不够全面与合理。探求秦腔与京剧之间的声腔渊源，除流传的史料之外，还应该特别

关注两者演出剧目的比较。《墩台挡将》的故事在秦腔和京剧中都有流传，比较两个剧种的剧本，其间从全本戏

到折子戏的嬗变、从群戏到角戏的嬗变、唱腔从高亢到雅致的嬗变所反映的渊源关系，也许可以看做是从秦腔到

京剧的整体剧目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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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声腔的起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以致北京市

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的《中国京剧史》，

采取了一个调停折衷的说法：“京剧的前身是徽调、汉调

(楚调)、昆曲、秦腔、京腔，并受到民间俗曲的影响。”【I】6

不过，大家一般倾向认同，湖北的汉调和安徽的徽调，其

声腔与京剧最为接近。而齐如山先生首倡：“皮簧产自汉

南，是毫无疑义的了。”[21260提醒大家注意到秦腔与京剧

的渊源关系。接着程砚秋先生在《西北戏曲访问小记》

里指出：“有一种汉二黄，但和湖北的汉调颇不相同；和京

剧反极相似。”[31217束文寿先生延续了齐如山和程砚秋

的研究，论证了“陕西二黄戏是产生京剧的母体”。[4113

从此，秦腔与京剧的声腔渊源关系逐渐为大家所关注。

但是，由于文献的缺乏，这些关系总是停留在实证与

揣测之间，未有充足的说服力。对京剧产生于陕西二黄

戏，我一直颇存疑虑。比如，早期京剧角色以须生为正宗，

声腔崇尚慷慨苍劲，这和昆曲那显著的旖旎缠绵的旦角

水磨腔截然不同。在昆曲之外，我们期望看到京剧从其

它声腔来源中，受到的这方面影响。显然，秦腔的声腔特

色和早期京剧很接近，为什么特别注意陕西二黄戏这一

种呢?其实，程砚秋、束文寿先生受了诸如《秦云撷英小

谱》《燕兰小谱》这类书的影响。那些书里记录的秦腔

艺人如魏长生等多是旦角，因此，“可以断定其唱法是很

低柔的。现在的秦腔，唱起来却很粗豪，似乎不是当年魏

长生所演的一类。”[31215可是，那些书的作者都是文人，

平时习惯了昆曲的审美，是不是对于秦腔就专门注意和

昆曲接近的风格，而忽略了秦腔自身的特点呢?传闻张

之洞爱好梆子，并不喜欢京剧，因为京剧多靡靡之音。从

这个传闻我们可以推测，秦腔这类梆子腔的特色，比声腔

有所改良的京剧还要高亢激越，迥非昆曲可以比拟。因

此，我怀疑当时的秦腔自有粗豪的特色，只不过被那些文

人忽略了。这些文人的误导，就使程砚秋、束文寿先生转

而专注在流传于陕南汉水流域一带的陕西二黄戏了。

探求秦腔与京剧之间的声腔渊源，除流传的史料之

外，还应该特别关注两者演出剧目的比较。不过，在今Et

做到这一点已经颇有难度。数百年之间，秦腔和京剧的

演出都经历了不少的演变，虽然秦腔仍然保存了粗豪的

基本特点，但京剧在谭鑫培和梅兰芳的发展进路中，却日

趋文雅而远离当初的慷慨苍劲了。它们之间的嬗变痕

迹，实在不易看出。因此，搜集整理秦腔和京剧的最初演

出资料，在秦腔与京剧的声腔关系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也正是因此，新近两部剧本集的出版，使我对秦腔与

京剧声腔关系的有了新的认识。《西安秦腔剧本精编》④

和《刘曾复说戏剧本集》②中都收录有搬演明初朱元璋

和陈友谅争战故事的剧本，很明显，两者之间颇有渊源。

《西安秦腔剧本精编》中收录的《墩台挡将》是三

意社保存本，共有十五场，是全本。现在舞台上流传较广

的是陈仁义先生的演出本，只有“挡将”一折，和三意社

本大同而小异。《刘曾复说戏剧本集》中收录的《江东桥》，

相当于“挡将”一折。但京剧老生的常演剧目《战太平》

却相当于《墩台挡将》的前四场。《战太平》常见于现

在的京剧舞台，秦腔反而不太见到了。“挡将”是秦腔的

名作，但京剧《江东桥》几乎已经绝迹于舞台。如果不

是两部剧本集保留的文献，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搬演同样

故事的秦腔和京剧之间的渊源了。

比较两个剧种的剧本，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其间

的嬗变过程也可以看做是从秦腔到京剧的整体剧目嬗变

过程。

其一，从全本戏到折子戏的嬗变。当然，这是秦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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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共有的嬗变趋势，但是在京剧里尤其明显。大概秦

腔流行的时期，深受昆曲的影响，要将故事情节交代完

整，故而剧本繁复。甚至在早期的京剧那里，也仍然保留

着这样的特色。比如，同光时期的京剧名作《雁门关》，

搬演有八本之多。《京剧集编》第55册收有国家图书馆

藏本，④从中可以看到，其剧本的繁复风格还要超过《墩

台挡将》。随着不断地演出，观众在熟悉了剧情之后，逐

渐不再耐烦逐场听下去。这是一个显见的欣赏心理。我

们甚至在听熟之后，连折子戏也不耐烦细听，就关注某些

唱段了。所以后来的戏曲唱片和录音，唱段的录制是最

多的。就编剧和演员来说，也不可能将如此繁复的剧本

唱腔，每一段都设计得完美、演唱得动听。随着声腔艺术

自身的发展，删繁就简似乎就成了一种趋势。即使是昆

曲，也渐渐从全本演出趋向单出。翻开《缀白裘》，大多

都是这样的单出。一本《牡丹亭》，唱到最后，也就是《游

园惊梦》《拾画叫画》最流行了。所以，在京剧中，当年

那么流行的八本《雁门关》，也逐渐被一个晚上可以演完

的《四郎探母》所取代。传说张二奎编演《四郎探母》，

是自组“双奎班”后为了和“四喜班”竞争，而《雁门关》

是“四喜班”的拿手戏。不论当时竞争的实际情况如何，

《四郎探母》压倒《雁门关》，和戏曲本身从全本戏到折

子戏的嬗变有着重要关系。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四

郎探母》也仍然显得有些繁复。

但是秦腔的折子戏演出，和京剧还是有些细微的差

别。一般来说，秦腔的折子戏大都是全本中摘出的一折，

适当的裁剪工夫也是有的，但京剧则下了更大的裁剪工

夫。

就拿《挡将》来看，陈仁义先生的演出本比三意社

的《墩台挡将》第十四场显然完整丰富，不仅增益了首尾，

还新添了唱腔。不难断定，陈仁义先生的演出本，应该是

从三意社保存本衍化出来的。我认为，在增益的过程中，

吸收了《华容道》本子的菁华。相对应的增益，第一处

在开始，是陈友谅的发笑引出康茂才，如同《华容道》曹

操的发笑引出关公。第二处在结尾：

陈友谅(唱)：转面来我把二弟叫，你何不上前把阵

瞧?

陈友杰(唱)：一支长蛇摆得好!

陈友谅(唱)：放我君臣转回朝!

陈友杰(唱)：陈友杰打马前边跑!

陈友谅(唱)：出笼的鸟儿展翅高!有朝一日犯我手。

夹白：康茂才呀!小孺子!

(唱)：我把儿剥皮抽筋定不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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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卒道白：陈友谅逃走了!

康茂才道白：哎呀!不好!

(唱)：听说友谅逃走了，茂才心内似火烧。军阵前

不该把情讲，回营去怎把军令交。罢罢罢来说不了，此苦

情是我自己招。众儿郎拿绳将爷绑，但不知军师饶不饶。

《华容道》是这样：

曹操哦是是是!许仲康去看阵势?

许褚禀丞相，乃是一字长蛇阵。

曹操贤侯命我们走马认阵，明明是释放我等逃走，

众将一齐上马逃走了!

(唱带板)好一个仁义关关髯，释放孟德回中原。苍

天若随人心愿，天哪，哎咳天!马踏东吴怨报怨。(截，同

下。)

周仓禀父王，曹操逃走。

关公回营交令了!

(唱带板)悔当初错许他云阳答报，今日里顺人情有

犯律条。仓将收兵卷旗号，平儿随父把令交。小校与爷

辕门报，就说二爷放曹操。催动赤兔出小道，但不知军师

饶不饶。④

这两处增益都很小，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加强了

陈友谅的奸诈和康茂才的忠勇。同时也保留了原剧精彩

的唱段。这样加工之后，在秦腔里《挡将》比《挡曹》

更流行了。京剧《华容道》的本子和秦腔基本相同，唱

腔的高亢激越也一致，而且是程长庚的拿手杰作。@但京

剧《江东桥》的唱法仍然保留了陈仁义先生演出本的基

本框架，可见这个折子戏的加工是具有影响力的。

但是，只能说京剧《江东桥》因袭了《挡将》，并没

有进行剪裁。而《战太平》则体现了京剧折子戏大刀阔

斧的剪裁力度。从剧本看，秦腔《墩台挡将》演花云的

故事，精彩处在第三场和第四场。京剧《战太平》也基

本沿袭了这个结构，只是唱词有所删改。可是单演这个

折子，就把后面孙氏的故事失去了交代，也不能突出花云

不顾家眷的大义。所以京剧剧本把孙氏的情节提到了前

面，并增强花云和朱文逊对待家眷态度的对比感，这样故

事基本完整，花云的形象也丰满了。《墩台挡将》里近于

配角的花云在《战太平》里就成为主角。比起《挡将》

的剪裁，《战太平》的工夫就大多了。毕竟，从另外一个

剧种进行移植，留给编剧者的空间会更大。在《刘曾复

说戏剧本集》里，还可以窥见京剧裁剪的过程。现在京

剧舞台常见的《战太平》演法都是谭(鑫培)派的，但

该书里保留了一个王凤卿的唱法，并有个注释：“王凤卿

的传承的这套《战太平》唱词是程长庚的词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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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王凤卿的‘过渡时期’的词句，王到后来索性就唱

谭派词了。”[51751程长庚的词句和谭鑫培不一样的地方，

都是秦腔《墩台挡将》第三场和第四场之外的场次。可

见京剧折子戏既保留精华又完善丰富的扬弃精神。

其二，从群戏到角戏的嬗变。早期的秦腔和京剧，群

戏和角戏兼有，后来群戏的比例逐渐降低。猜测秦腔盛

行期，群戏应该占很大的比重，因为昆曲的剧本是以群戏

为主。昆曲的剧本大都为传奇体，虽然主角是生旦，但是

各个角色俱全，每个都能参与演唱。如果秦腔还有另外

更为久远的来源，其角戏就和杂剧体裁很接近。标准的

元杂剧，一般只有四折，不像传奇那样繁复，而且是主角

一个人唱到底，配角只有科白没有唱词。按照当时剧坛

流行昆曲的影响，秦腔的群戏应该很常见。即使是早期

的京剧，也一样有很多群戏。I：L女n，程长庚在“三庆班”

排《三国志》，主要场次就是今天常演的《群英会》，其中

鲁肃(程长庚饰)、孔明(卢胜奎饰)、周瑜(徐小香饰)、

赵云(杨月楼饰)基本不分主角、配角，要求大家通力合

作。但是随着演员自身号召力的逐渐增强，角戏逐渐多

起来，老一些的剧种如秦腔还有固守传统的压力，新兴的

京剧则没有多少这样的包袱。有些号召力很强的演员，

甚至可以把群戏演成角戏。比如马连良先生，在富连成

坐科时候擅演《群英会》，那时全科合作，他并不突出，等

他自己挑班时，就前演鲁肃后演孔明，将之按照角戏来演

了。马连良经常如此改造群戏。又如《龙凤呈祥》，他前

演乔玄后演鲁肃，使得原来的刘备一角近乎配角，其他角

色也得围着他演了。《群英会》里“借东风”的唱段，

《龙凤呈祥》里“甘露寺”的唱段，都成了马派的代表作。

可见，马连良先生号召力之大，群戏也能演成角戏。

从秦腔《墩台挡将》到京剧《战太平》《江东桥》

的嬗变，可以清楚看到京剧的这个演变过程。从秦腔《墩

台挡将》的剧本来看，主要角色至少有三个须生：武老生

花云、王帽老生朱元璋、红生康茂才，一个旦角：孙氏，一

个小生：康玉，一个花脸：陈友谅。很难说究竟哪一个是

主角，尤其是三个须生之间。但在京居瞧战太平激江东桥》

里，分别是武老生花云和红生康茂才两个主角了，旦角和

花脸都成了配戏的。秦腔《挡将》一折，还可以算作单

演，京剧的两出则显然自成结构，不顾原本了。一旦忘记

了这个来源，我们也就不能找出本事的真正出处。陶君

起先生《京剧剧目初探》介绍《战太平》：“见《明史》，

明李东阳《花将军歌》及《明英烈》第二十九回。”【6]295

其实，这些材料只有花云的一些概况，剧本搬演的故事在

这些材料里是没有的，应该到秦腔《墩台挡将》的原本

中去寻找。

其三，唱腔从高亢到雅致的嬗变。《挡将》是陈仁义

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流传较广，他的很多传人到今天还经

常演出。但京剧《江东桥》则几乎绝迹于舞台，甚至在

老唱片中也难觅踪迹。这就使得进行唱腔的比较近乎不

可能。然而幸运的是，《刘曾复说戏剧本集》附有一张

光盘，录制了刘曾复先生自己说戏的全部录音，这就使我

们可以进行唱腔比较了。这也是这本剧本集最有价值的

所在。

《江东桥》本是京剧老生的开蒙戏，又名《挡谅》，因

为结构相似，常与《焚烟墩》(又名《挡幽》)、《华容道》

(又名《挡曹》)合称“三挡”。这三出戏都是红生戏，共

同的特点就是行腔高亢，利于未变声的少年演唱，所以用

此开蒙。同时，京剧中演红生戏，出于对关公的尊重，不

过分使腔，直腔直调以示庄重。这种风格在初期京剧中

是很流行的，大约就是秦腔声腔的影响。京剧老生的正

宗程长庚尤其擅演这类戏，《华容道》就是他的杰作。《刘

曾复说戏剧本集》里收录的《华容道》，就是刘曾复先

生经由王凤卿辗转得到的程长庚唱法。其剧本结构和唱

腔风格，都与秦腔十分接近。但是京剧经过谭鑫培变革

之后，这种风格渐渐显得古调独弹，慢慢退出了舞台。这

“三挡”戏也从原来人人能唱的开蒙戏，变成了难得一见

的冷戏。只有《华容道》因为常与《群英会》《借东风》

连演，还偶然一见，虽然基本保留着原初的风格，但总体

说来大都演得草率粗疏，离程长庚的唱法颇有距离了。

反倒是在秦腔中不大常演的《战太平》，成为京剧流

行的剧目，谭余派老生几乎无人不会。对比《刘曾复说

戏剧本集》中的《江东桥》和《战太平》，可以明显看出

一则古朴，一则雅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挡将”

是秦腔的名作而京剧《江东桥》几乎绝迹，《战太平》

常见于现在的京剧舞台而秦腔反倒不太见到了。“挡将”

的唱法格局在秦腔中趋于成熟完美，也和秦腔自身的风

格一致，自然容易成为保留剧目。《战太平》在秦腔中并

不显著，也就更容易使京剧演员演出自身雅致的风格，因

此谭鑫培下了很大的工夫琢磨，终于使之成为后期京剧

老生的代表剧目。即使在两个剧种两个剧目的兴衰之上，

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秦腔唱腔到京剧唱腔一个从高亢到雅

致的嬗变。经过这个嬗变，秦腔和京剧声腔之间的渊源

就不大容易认清了。

可是虽然有这些嬗变，如果我们保存有京剧早期的

资料，它和秦腔的渊源关系也依然可以寻绎得见。《江东

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刘曾复先生所说的老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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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来自两个人：王荣山和王凤卿。王凤卿主要经由汪

桂芬传承了程长庚的徽派唱法，王荣山则经由谭鑫培传

承了余三胜的汉派唱法。我们不知道刘先生的《江东桥》

究竟来自哪一支，但无论是徽派还是汉派，都与秦腔声腔

十分接近，使我们不能不揣测即使京剧受了徽剧和汉剧

的直接影响，也很难抹煞秦腔这个渊源。

这个渊源可以从三点见出。第一，老派京剧的唱词

都较长，动辄数十句。张伯驹先生曾说：“按京剧初入

京，名四大徽班，余叔岩之祖余三胜即徽派老生，唱词皆

三四十句，以致七八十句。二簧如《上天台》、《宫门带》，

西皮如《长亭》、《天水关》、《火焚纪信》、《凤鸣关》以

及《摘缨会》皆系徽派之戏，尤以西皮为主。”【7】281《江

东桥》的唱词即是如此，比起《战太平》来就显得较多。

而秦腔剧本大都如此，《墩台挡将》的大段唱词随处可见。

第二，字音保留了很多近古的发音，和中州韵有较

大距离，甚至比湖广韵还古朴。比如这段【西皮流水】：

“军师将令把咱委，站立土台抖雄威。刘基不识英雄辈，

他道豪杰少计策。打赌曾把牙咬碎，气得某家两眼黑。

想起了前朝军对垒，好汉英雄出在三国。关公曾挡华容

道，要把孟德魂魄追。战鼓儿不住咙嗵咙嗵咙嗵地打，勾

命的铜锣仓啷啷仓啷啷啷紧紧地催。前面走的陈友谅，

后面跟随一伙贼。半像人呐半像鬼，个个脸上带尘灰。

好一似佛爷离宝位，罗汉缺少袈裟披。美不美，乡中水，

亲不亲来故乡回。康茂才便把良心昧，土台下来的尔是

谁。”【5”54其中，“策”“黑”“国”“贼”等字，都是古人

声字在陕西方言中的独特发音。当然，这个唱段在《墩

台挡将》里也有这种古人声字的发音，除了这四个，还有

“德”“脉”“得”等字。@如此相近的带有地方色彩的读

音，足以说明其中的渊源。

第三，唱腔带有极为浓重的乡土色彩，而这一点是秦

腔声腔很大的特色。比如，那两句“战鼓儿不住咙嗵咙

嗵咙嗵地打，勾命的铜锣仓啷啷仓啷啷啷紧紧地催”，打

嘟噜的腔，也保留在陈仁义先生的唱腔里。而且那里的

嘟噜打成了滚舌音：“耳听得战鼓咚咚咚咚咙咚咚咚咚咚

咙咚咚打，铜锣不住铛铛铛铛啷铛铛铛铛铛啷铛铛敲。”

还有【快板】里：“有人放走陈友谅，准备项上吃一刀，一

刀一个，一个一刀定斩不饶。”【5]755这种腔的跌宕感，也带

有极强的乡土色彩。都可以看做是沿袭了秦腔的某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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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通过《墩台挡将》这个剧目表现出的秦腔和京剧之

间的嬗变和渊源，我们似乎可以说，避免从粗豪的风格联

系二者的渊源，也许是研究秦腔和京剧关系的一个不大

不小的误区。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诸如《秦云撷英小谱》

《燕兰小谱》这类在文人特有审美视域中的产物的影响，

从两者演出剧目的比较人手，大约更为合理。我们也就

不必仅将这个渊源限定在陕西二黄戏之上了。其实，现

存的秦腔和京剧老派剧本的数量还是不少的，只要我们

肯努力抢救一些老派唱法也还是存在的。我相信，这个

方向应该被秦腔和京剧渊源关系的研究者所重视，而本

文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

注释：

①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编，

共68册，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

②姜骏、樊百乐、钟锦整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京剧棠编》，第55册，北京出

版社1957年版。

④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编

《西安秦腔剧本精编》，第47册，第384页。

⑤在《刘曾复说戏剧本集》里，保留了程长庚的唱法，是刘曾

复先生得自王凤卿的。王风卿先生从汪桂芬那里传下了

程长庚的老派唱法，和现在舞台上的演出颇有差异。

⑥参看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

会编《西安秦腔剧本精编》，第42册，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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